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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艺群

初次去婆婆家时，喝了一碗味道很是特别的
汤。于是好奇询问：“这是什么汤？”“粉藤汤。”先生
指着门前石缝里长出的一簇像是地瓜藤的植物，
说：“喏，就是这个。”

我惊讶不已！先生继续介绍说：“把藤条剪下
来，除去叶子，剪成一小节一小节，洗去藤上的白
粉霜，下锅加水熬煮，等熬煮出味后，捞出藤条，下
切好的瘦肉片，煮开后，加盐巴、味精调味，就是粉
藤汤了。粉藤可以清热、解毒、消肿、止皮肤痒等。”
此时的先生，故意咬文嚼字，俨然一个中医大夫。

认识粉藤后，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房前屋后、
石壁石缝、田间地头、荒山野岭，所到之处浩浩荡
荡，所向披靡。这么“野”“不起眼”的植物，竟有如
此非凡的功效？我认为先生多半是吹嘘的，刻意抬
高了粉藤的价值。

近距离关注粉藤是在多年后，因为孩子喜欢
喝粉藤汤，先生特意从乡下剪了几节粉藤茎扦插
在阳台的花盆里。

扦插的粉藤茎，不几日便在花盆里生根、长出
新叶，一副碧绿粉嫩的好模样。一日一日，它勤勉
生长。藤蔓一点一点牵出来，叶子一片一片冒出
来，藤茎一节一节长成。忽一日，发现藤茎竟然爬
上了防盗网。难道粉藤长了脚？又细细观察了几
日，终解开谜团——粉藤有两条触须，刚长出来时
是娇柔的，直线伸展，触碰到可攀援的实体，便卷
曲起来，变得结实而有力，既可直线生长又可攀高
向上。夏季是粉藤狂长的季节，一季下来，整个阳
台的防盗网上便爬满了翠绿的粉藤。入秋风凉，粉
藤停止了疯长，进入了休眠期，偶尔掉落几片黄
叶，但整体仍然保持着翠绿。

阳台种上粉藤之后，家里人上火了，喉咙痛
了，脸上长痘了，被蚊子叮咬起包了……先生都要
到阳台上剪一条粉藤下来煮汤喝。

一日在家拖地，弯着的腰突然直不起来了。这
是以前摔倒留下的后遗症。我弓着身子，小心翼翼
躺到床上，打电话叫先生回来收拾残局。先生要帮
我按摩，说是能让腰快速好起来。我半信半疑，姑
且让他一试。他按摩的力道非常大，我疼得嗷嗷
叫。几次叫他停手，他都不肯，让我忍一会儿，说越
痛越有效果。还别说，这么一顿折腾下来，我竟可
以正常走路了！先生去阳台剪粉藤，给我煮粉藤汤
去火气，这样才会避免腰伤复发。

经年之后，在朋友圈里无意中看到一张介绍
中草药的粉藤图片，我惊呆了！原来，粉藤是它正
正经经的学名，不是乡下农人为了与其它植物区
别开来，而根据它身上长有粉霜的特点而随口叫
的名字。粉藤原来真的具有那么多非凡的功效，只
是我因为它卑贱的生长环境，而不愿意完全相信
它是宝。如若不是刷到朋友圈里的图片，我还无法
全面认识这低调到尘埃里的粉藤。

我恍然领悟，这粉藤与先生多么相像！与先生
在一起这么多年，和家人一直依赖于他的悉心呵
护，他的博学多才，已融进我们的生活里，让我们习
以为常。他不就是一株低调的、活生生的粉藤吗！

世上还有很多类似于粉藤的人，看似不起眼，
庸常，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当你真正了解他，会发现
他心怀宝藏。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都毫不在意，只
顾着在自己的世界里纵横驰骋，活得姹紫嫣红。

粉粉 藤藤
王万胜

云层破了个窟窿
秋雨如一束阳光照进人间
田野里的庄稼认出了老友
纷纷伸出指爪，试图捧起
每一滴从天而降的思念

对于庄稼的心事
秋雨知根知底
它们为庄稼洗去一身的风尘
随后，与泥土融为一体
与庄稼的根系紧紧相拥
在未来的日子里
它们将与根系促膝长谈
将丰收的愿望推出地面

一场秋雨过后
田野里亮晶晶的
不知是庄稼喜极而泣
还是天空洒下了一把星星

九月的琴弦

九月是一把竖琴
阳光是金色的弦
风的手指轻轻拂过琴面
便弹走了黏人的酷暑
奏响了清爽的秋天

九月是一把竖琴
月光是银色的弦
琴声从枝头滚落到草尖
引得虫儿们浅吟低唱
为庄稼打上了成熟的标签

九月是一把竖琴
河水是绿色的弦
水中的鱼儿是流动的音符
它们簇拥着一片片落叶
在水面上扬起远航的风帆

九月是一把竖琴
秋雨是无色的弦
一首曲子洒向锦绣山河
用或急或缓的笔触
在大地上写下平凡和不凡

秋雨
落在田间

（外一首）

李成锋

在一处景点门口摄制
组采访过路行人，当问起一
位女孩，父爱与母爱的区别
是什么？女孩略微迟钝一会
说道：“如果桌子上有一盘
我特别喜欢吃的菜，我妈会
一直夹给我吃，而我爸会一
直不夹那道菜。”女孩的话
说出天下父母对子女们的
爱从不吝惜。

不管是母爱的直截了
当，还是父爱的含蓄表达，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包括日
常生活，父母对孩子的付出
不存在私心杂念。相对而
言，我们对父母又付出了什
么？每当听到同事谈论父母
之时，我会在旁边黯然神
伤，昔日的美好已经远离。
随着父母的相继离去，我没
了回家的路。常回忆起在外

打工回家的时刻，母亲站在
村口等待，父亲忙里忙外做
了一桌子菜，温暖把心里堆
积得严严实实的。

最后我又为父母做了什
么？父亲离世时，我在赶回家
的火车上，回到家里看到躺在
灵堂的父亲，我竟然疑惑了：
到底是不是他的孩子，就连
最后一面、最后一句话都失
去了权限。该如何表达对父
亲的歉意呢？有时总希望自
己生活好些再来孝敬他们，
总用工作忙碌的理由将回家
看望的时间一推再推。有些
事是不能等待的，时间的无
情流逝让你遗恨终生，就永
远困在自责的漩涡里了。

孩子是父母生命中的

一切，不只是做到了掏心掏
肺。前几天，同事就说了他
最遗憾的事。

同事的父亲在家里种
着几亩地，母亲来城里帮着
照看孩子，同事一直劝父亲
一块进城，无奈父亲就是不
愿意，还对同事说：“我在家
里守着几亩地挺好的，不喜
欢城里的生活。”一天，同事
的父亲去田里不慎摔倒，脑
颅出血，等到被发现时，身
体都僵硬了。当同事接到电
话时当场懵了，呼天喊地都
为时过晚。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才
告诉同事：“其实你爸也想
跟着来城里，因为你们交着
房贷，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房子还小，再增加一个人负
担更重了，这样只会拖累你
们，还不如留在村里种田多
少有点收入，将来还能为孩
子补贴一点。”同事听完母
亲的话，心如刀割、泪如雨
下。“父亲总为儿子考上大
学在村子里骄傲，没承想我
是如此不孝，就这样让父亲
离开了。”看着同事泣不成
声的样子，我心里的愧疚更
沉重了。

“诸子生涯各有成，从
来孝顺两边生。”世间万物
并存，有着一定的规律性，
虽然我们没有权限改变万
物，但还是多珍惜眼前的时
光，多陪陪父母，别留下终
身的遗憾。俗话说“养儿为
防老”，我们不妨从孝开始
做个孝顺的儿女，常回家看
看，时不时给父母送去一点
爱的暖意。

从来孝顺两边生

周志斌

油菜将金黄还给春天
满枝的豆荚
被烟雨无奈地举着

他侧身挤进阡陌
像是在绿色的画布上涂抹一点淡蓝
这蓝色来自天际、湖泊
或某种不可言说的忧郁

起风了。来自远方的风
与他好友般深拥
发稍上那种熟悉的气息让他短暂

迷糊——
春天从未流逝，万物在烟雨中
规整而统一

初夏的风，在拂过故乡时
一定试图唤醒
尚未下葬的老人，和那个躺在床上
紧紧抓住四壁不愿撒手的
中年男人

风过无痕。同样无痕的还有

横亘在我和故乡之间
遥不可及的河流——
四十年间，昼夜奔涌不息

等

一场冷雨后，他跌落下来
像被秋天抖落的一片黄叶

长久地蛰伏。在虫洞里
在冬天的第一瓣雪花上
在午夜
不敢清醒的梦里

春依然喧闹。只是少了一个人
情节不再完整
花儿寂寥
它们在枝头等了许久

等他揉开双眼
等他站起来，颤巍前行
等他再次深嗅花香，倾一世深情。等

这个夏天，故乡的田垄里
彩蝶翩飞。等你我
在牵手高歌时，没来由地，悲怆莫名

初 夏 的 风 （外一首）

河中荷 郑国华 摄


